
■ 蔡天新

台州地处浙东南，三面环山、一面
靠海，相较于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理
条件不算优越。然而，山的硬气、海的
大气也孕育出当地文人独特气质。台
州历史上有两位知名批评家对后世影
响深刻，一位是明代的朱右，另一位便
是南宋的理学家谢希孟。

1156 年，谢希孟出生在黄岩城南
的三童岙村，他的曾祖父兼南渡先祖谢
克家是河南上蔡人，为南宋官员、诗人、
书法家。他早年曾任台州太守，晚年返
回台州定居，死后葬于黄岩西部的灵石
寺附近。

作为政府官员，谢克家做过的最重
要的一件事是在靖康二年（1127），他奉
孟太后之令，带着玉玺前往济州（山东
巨野），恭迎赵构继承大统。做上南宋
皇帝的赵构，也没忘记谢克家，让他当
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夫君、金
石学家赵明诚是谢克家表弟，两人的妈
妈是亲姐妹。赵明诚去世六年后，李清
照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体散文中
写道：

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
诗中所写的“走黄岩”是指李清照

沿陆路从绍兴来到台州，曾在谢家借
宿。后来诗人孤独无依，在杭州再嫁张
汝舟。婚后口角不断，进而谩骂，甚至
拳脚相加。丈夫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
难以容忍。后发现他还营私舞弊，便报
官告发，要求离婚。虽被获准，但宋律

规定，妻告夫要判两年徒刑。多亏谢克
家和其亲家公、翰林学士綦崇礼出手营
救，李清照于九日后获释。

出身这样的书香门第，谢希孟自小
博览群书。1184 年，28 岁的谢希孟考
中进士。早年他师从理学大师陆九渊，
24 岁文名蔚起，后与浙东学派陈亮、叶
适为友，叶适还写过一首《送谢希孟》。

晚年，谢希孟整理出祖父谢伋《药
寮丛稿》（20卷）。当年谢伋在灵石山建
药寮，与文人雅士往来唱和，使得灵石
成了台州文化地标。1870 年，灵石书
院创办，出过五位中科院院士。

但当谢希孟踏上仕途时，正值权相
韩侘胄执掌朝政，大权独揽，打击异己，
把“程朱理学”定为伪学，将朱熹定为逆
党之首，举国上下一片腥风血雨。谢希
孟对政局很悲观，对尔虞我诈的争斗厌
烦极了，凌云壮志渐渐磨去，他寻找自
己的一方天地，情寄风月，常常沉湎于
秦楼楚馆，与歌女们谈诗唱和。

老师陆九渊获悉，厉声斥责：“士
君子朝夕与贱娼女居，独不愧于名教
乎？”谢希孟当面没有回应，背地里仍
我行我素，与一位姓陆的女子卿卿我
我，还把他的爱巢命名为“鸳鸯楼”。
理学家的老师听到风声，再次训斥谢
希孟。这位门生却嬉皮笑脸地对老师
说：“我不但有鸳鸯楼，还写了一篇《鸳
鸯楼记》呢。”

陆九渊有些不信，要他背几句听
听，希孟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自逊、
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
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三国东

吴名将陆逊、陆抗，西晋文士陆机、陆云
都是陆氏先祖。陆九渊心里明白，谢希
孟是在拐弯抹角地嘲笑自己不如那个
本家女子，但对弟子的浪漫生活又无可
奈何，只是淡淡一笑。

谢希孟的这句话值得玩味，另一
位男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女儿是水作
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
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
逼人。”这个人就是贾宝玉，据说曹雪
芹塑造《红楼梦》中的男主角和诸多女
性形象时，深受谢希孟的影响。除此
以外，明清文学中的杜十娘、杜丽娘、
沈琼枝等也受到谢希孟的影响，可以
说他是我国最早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
学者。

杜十娘是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
说《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
女主人公，曾为歌妓，深受压迫却坚贞
不屈，为摆脱逆境顽强抗争，曾将全部
希望寄托于绍兴富家公子李甲身上。
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也没有逃脱悲惨
命运的结局，李甲背信弃义，将她卖于
富豪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
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
中一件件宝物抛向长江，最后纵身跃入
滚滚波涛之中。

杜丽娘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牡丹
亭》中的女主角。《牡丹亭》又叫《牡丹亭
还魂记》，杜丽娘出身官宦之家，聪明、
娴静而又美丽，她不甘于封建礼教的压
抑束缚，追求理想的爱情生活。梦中与
书生柳梦梅结合，此后追求梦中情人，
恍如希腊神话中的皮克马利翁。她因

思念成疾而死，被埋葬于梅花观中。后
来柳梦梅果然到此，她随即复活，与柳
结为夫妇，实现了美好的夙愿。

沈琼枝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儒林
外史》中的人物，虽只出现两回，但却
以可爱可敬的灵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是中国妇女个性解放的先驱。她
是常州才女，善诗书、重名节。因不从
盐商宋为富，父女遭迫害，只身流落金
陵，以卖诗沽绣为生。后被盐商状告
逃婚，求助于男主人公杜少卿，在公堂
上作诗证明自己的才华，打动县令，放
她还乡另嫁。

必须提及与谢希孟同代的黄岩女
词人严蕊，她本姓周，字幼芳。自小习
乐礼诗书，绝色迷人，后父亲病逝，她被
继父偷偷卖入乐籍，沦为歌妓，艺名严
蕊。鹜州（金华）学者唐仲友任台州太
守，严蕊的一阕咏桃花词《如梦令》惊倒
了众人，这是她传世的三首词之一：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
记，人在武陵微醉。

等到永康学派领袖陈亮来台州，
唐仲友和谢希孟陪同，也叫来严蕊等
作陪。不久朱熹巡视台州，他与永康
学派是对头，遂以“官府不得宿妓”为
由要修理唐仲友。朱熹要严蕊承认两
人有染，不料她不惧诬陷逼供，没有屈
服，被朱熹以有伤风化罪逮捕。此事
震动朝野和宋孝宗，岳飞之子岳霖任
提点刑狱，重审此案，判严蕊无罪。或
许从严蕊身上，谢希孟懂得如何欣赏
和尊重女性。

别有钟情的理学家
名家

■ 潘江涛

一
城市越来越逼仄，内心越来越拥

挤。倘若心生烦忧，又无可倚傍，不妨
去植物园，看树，看水，看人。

退休之前，义乌幸福湖也是常去常
住之处，却从未听闻义乌有个植物园，
幸福湖只是其中一部分。

幸福湖，是义乌国际会议中心的简
称，原名幸福水库，建于20世纪50年代
末。与其差不多时间建成的，还有建
设水库和红旗水库。如今，3 个“湖”就
像 3 颗洗去蒙尘的明珠，镶嵌在植物园
的3个核心区块，熠熠生辉。

夏天是银杏的生长期，华茂丰沛，
满身优雅。到了秋天，见霜之后，银杏
便撒落一地金黄，也撒落一地诗画。

《洛神赋图》是晋代名画，画家顾恺
之选取的山水背景，恰恰也是夏天——
一棵棵枝叶宛然的银杏，立在仙境一般
的小山上。画中的曹植神思恍惚，一翩
翩行走于洛水边的女子衣袂飘飘，惊鸿
一瞥。整个画卷迤逦着一株一株的银
杏，让人挥之不去。无论走到哪里，只
要见着银杏，便会想到《洛神赋图》，感
觉自己也走在名画的长卷里。

无患子比银杏长得还要壮实高大，
枝叶扩展，散得很开，像一把结实的太
阳伞，稳稳地撑开蓝天。抬头仰望，但
见一串串果子夹杂其间，已微微发白。
时日一到，树叶和果子亦会渐渐变黄，
落叶的同时，也落果子，又只剩下一副
光秃秃的骨架。

枣树是树木中的君子。它叶不争
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发
芽吐绿要比其他树木晚月余，开花在六
月初。

义乌多枣，是我国著名的“南枣之
乡”。植物园见到的枣树不多，因为土
生土长，东一棵、西一株，颇有点遥相呼
应的意味。一块“古树名木”的牌子挂
在枣树的腰身，有编码，还有树龄 115
年的字样。它们枝条骨感，虽无参天的
威风，却铁杆虬枝，生机勃勃，颇像商贸
舞台上跑龙套的壮实汉子。

枣是最有灵性的“圣果”，也是《诗

经》中提到的 4 种果品之一。“八月剥
枣，十月获稻”，枣香与稻香都是下一个
季节的美好，看着密密麻麻的青绿嫩
枣，便憧憬起秋天的胜景——满树红彤
彤的果实，犹如义乌农家火红甜美的
日子。

无香樟，不江南。香樟是义乌的市
树，昂立挺胸矗立于城市道路两侧，像
是身着墨绿色盛装的仪仗队，接受外国
友人的检阅。它暖不争花红，寒不改叶
绿，叶生叶落，周而复始。

人生不满百，树寿却千年。义乌全
境有 100 年以上树龄的香樟近千棵，其
中千年以上一棵，800 年以上 4 棵。树
老成精，孤零零的古樟，是乡村的标识
与灵魂。它们枝干遒劲，树冠如幡似
盖，站在古道旁，立在村口边，俯视大千
世界，阅尽人间沧桑。

植物园的香樟是在苗圃里长大的，
样貌稚嫩，却英气勃发——那是一种温
而不炽、曲而不折的气韵。

醒目咖啡店由一间破旧锅炉房改
建而成，喝咖啡，可撸串，还能享用中式
西餐。纵横排布的钢架倔强地支撑着
整栋房子，竟将一棵碗口粗的香樟圈在
室内。香樟已被锯去树梢，贯通上下二
层，颇像一截木头扦插在已经硬化了的
地面上。人多的时候，忙进忙出，树干
挡道，碍手碍脚。前来消费的客人不知
内情，以为那不过是店里的粗糙装饰。
却不想，冬去春来，光溜溜的树杆竟莫
名侧生出稠密的嫩枝——底层有，二层
的更长更茂，那样貌颇像顽皮任性的孩
童，不甘被人困缚，向着窗户昂首生长，
渴望摆脱周身的所有压抑，重回蓝天白
云之下。

店主是个文艺青年，见此奇景妙
意，暗自感叹香樟生命之顽强，干脆将
店名“醒目”改成“醒木”。

二
由紫稻缀成的“义乌植物园”5个大

字十分抢眼。要不了多久，这一大片七
色水稻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美最香时节。

水稻的一生，须历经育苗、拔秧、插
秧等 22 个环节。有人说，水稻的最美
时节，不是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摇曳之

时吗？是的，那是一种丰盈成熟之美。
敬老有福，敬土有谷。耘田插秧，

除虫摘稗，收割入仓⋯⋯一身身汗水一
道道划痕，那是苦；一株株稻秆一朵朵
稻花，那是美；一阵阵清风一味味稻香，
那是甜。于是,年年秋日，农人都沉浸
在稻花之香的氤氲中，衣沾稻香，三日
不去。正所谓：此花不入谱，岂是凡花
匹?

佛家说：“花开见佛性。”只是，此花
非稻花，而是指荷花。与水稻一样，荷
花也是水生之物。兴许，它还是田野里
花期最长的植物——南方三个多月，北
方两个来月。一朵荷花的生命却只有
三到七天。

幸福湖坝脚有一片荷田，距七彩水
稻仅一箭之遥。看样子，田里的荷花开
得有些时日了，但仍是夏日里最动人的
风景——晃了眼睛，醉了心情。

荷田正中建有机械轨道，乘坐“幸福
列车”，人景同框，可近距离观赏荷田之
美——有的亭亭玉立，含苞待放；有的层
层开张，流苏金黄；有的结着莲蓬，随风摇
摆；特别是那银白、粉红的荷花，与碧绿的
荷叶交互映衬，用别样的轻盈飘逸缀活了
温润的水色，也占尽了满田的风情。

夜色正浓，轨道两侧灯光闪烁，
忽明忽暗的氛围与白天景色反差强
烈——荷花高高擎起，犹抱琵琶半遮
面，一副羞答答的模样。“幸福列车”从
东边缓缓驶进荷田，打卡游人纷纷掏出
手机，想摄下眼前的美景，却一下进入
由 7 个钢圈组成的“时光隧道”，瞬间被
七彩雾气所笼罩，琼楼玉宇，星辰荡漾，
天上人间，似梦似幻，惊得列车上的大
人小孩叫声连连⋯⋯

三
植物园位于义乌市西北部，占地

840 公顷，距义乌市政府和商贸城都只
有15分钟的车程。

资料显示，义乌植物园是目前华东
地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农耕休闲和活
力运动，是植物园的两大主题，25 个分
园除了种些水稻、麦子、高粱外，还集纳
着成百上千的草木花卉——固碳纳新，
天然氧吧。

植物园宜于“跑马”，环绿道跑上两
圈，恰好是一个“半马”。那天清晨，天
光如水，我环幸福湖快走一圈，用时 40
分钟。到了智慧廊道，我收住脚步，测
了测心率，显示屏给出的数字是每分钟
96次，比昨晚漫步时高了一点点。

环绿道晨跑的年轻人不少，我以为
他们是住在附近的本地村民，便客气地
叫停了一个小伙子。却不想，他来自贵
州，是一名网络创客，去年春节后从城
南搬来城西。

莫非是被植物园吸引过来？问了
问，果不其然。

话题是从健身切入的。他说，来义
乌打工有 6 个年头了，常以跑步来纾解
创业压力。与他一起晨跑的，都是贵州
老乡。受大环境影响，义乌房价也在下
跌，房租却连年上涨。

房租上涨，缘于商城勃勃的经济活
力，与植物园到底有多大的关联，谁也
说不清楚。不过，贵州小伙却有自己的

“小九九”：家邻植物园，秋赏桂，冬赏
梅，春赏樱花夏赏荷，即便多花点钱，亦
是值得的。

鹭鸟起得比人还早。站在幸福湖
堤坝上，我发现湖岸浅水处立着 5 只白
鹭，它们时而引颈张望，时而抬腿慢行，
时而低头觅食，样子悠闲自在。忽然，
其中一只轻展羽翅，然后擦着水面滑
翔，很轻松地叼起一尾小鱼，又伸了伸
脖颈，那鱼儿眨眼之间就下肚了。

一爿临湖而建的草坪，不大，却像
毛毯一样柔软碧绿。翌日一早，我看见
几个年轻人正做着各种准备。男生套
上笔挺的西服，英俊潇洒；女生穿起洁
白的婚纱，楚楚动人。红日,湖水；远
山，近树；侧光，逆光；依偎，牵手——在
摄影师的导演下，这对洋溢着青春活力
的年轻人，尽情演绎，摆拍了一个又一
个难忘的美好瞬间⋯⋯

草木催人安静，花香愉悦心情。人
生在世，人人都需要一个安顿和修补心
灵的地方。

在庸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念及诗
和远方。其实，身边的事物未必没有“风
景”，只是我们没有时间认真地面对。

谁言义乌不宜居？吾心安处植
物园。

吾心安处吾心安处

■ 魏荣彪

10 年前，父亲终于停下了辛劳的
脚步，将他的人生华章定格在了 77 岁
的年轮上。

父亲是一位劳碌的农民。我们五
兄弟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
年代初之间出生的。为了养活我们这
五个食量不小却还挣不了工分的男孩，
父亲起早摸黑，在生产队开工以前和收
工以后，争分夺秒地在极为有限的自留
地上劳作。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我们
起床已不见父亲的身影；天黑了，我们
要吃饭了，叫他数遍，他才拖着疲倦的
身躯回来。

我们五兄弟先后结婚成家，母亲就
进城帮我们带孩子，而父亲仍执意要留
在农村。他常年种植各种蔬菜，到集市
上去卖。凌晨三点多，他就骑上装满各
种蔬菜的三轮车离家了，一天卖得一二
十元或三四十元，他都心里乐陶陶的。
特别是，母亲不在身边，他还要自己做
饭、自己洗衣服，要知道这对一个以前
从不做家务活的农村男人来说，有多么
不容易。

我们多次劝他，年纪大了，也不缺
他这点钱，应该歇一歇了，他总是执拗
得不听，认为自己的老骨头还硬着呢。
从 1991 年到 2009 年，在这近 20 年的
时间里，他就一个人待在农村起早摸黑
地生活、劳作。有时烧一顿饭吃一天，
有时一碗咸菜管一周。父亲就像一辆
不用加好油就能行使的名牌汽车，一刻
不停地奔跑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直到 2009 年
才被迫改变。

这年夏季的一天，他天未亮就出门
去集市卖菜，在过桥下坡时因坡陡弯急
加速过快，加上天又黑，整个三轮车连
人一起冲出路基，父亲被甩出很远，肋
骨骨折受伤。

这次，他终于不得不来到嘉兴养
伤，停下了他劳碌的双手。

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农民。尽管
只读了小学三册，但他肯学肯干。到集
市卖菜，几斤几两、几元几角，甚至精确
到分，他的心算速度常常让有文化的城
里人刮目相看又自叹不如。

20 岁时，他就做了生产队的蚕桑
队长。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专业
技术职务。

有一年春季，他特别兴奋，因为在
他的悉心指导下，蚕宝宝们长得白白胖
胖、又大又壮，看来又是一个蚕茧丰收
季。可是，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由于

蚕好胃口大，生产队的桑叶不够吃了！
于是，向大队求援，争取从邻近生

产队调拨一些桑叶。可是，邻队讲要等
他们有多余了才能调拨过来。可蚕宝
宝们又不可能停食几天，过几天等桑叶
来了爬起来再吃。

没办法，生产队长决定把蚕的密度
匀稀，以减少对桑叶的需求；匀出来的
蚕宝宝，悉数倒到花草田里做肥料。

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心痛啊！
回忆起这段往事，即使时间已经过

去 50 多年，父亲仍伤心不已。他说：
“作孽啊，后来我们翻垦花草田，许多蚕
宝宝还在那里挣扎、攀爬，翘首张嘴找
叶吃呢！”

在仅有的些许自留地上，番薯、南
瓜、萝卜、土豆、豇豆、茭菜、青菜、花菜、
雪里蕻菜⋯⋯父亲都尝试，轮番适时栽
种。父亲把雪里蕻菜和萝卜洗净晾晒切
碎后再抹上盐，装入坛子或瓮里，再用木
脚揿实，自制土菜。这种萝卜干和咸菜，
我们可以常年吃。通常杂粮与主食掺杂
混煮，有时是番薯饭，有时是南瓜粥。

记得那时二弟未懂事，有一次晚
餐，他看到母亲端到桌上的又是番薯
粥，竟哭了起来，声称坚决不要喝粥
了，因为晚上吃稀饭容易尿床。这给
了父亲极大的震动。从此，他决意绝
不让全家再在晚上吃稀饭。真是父爱
如山啊！

父亲在自留地上千方百计地播种
耕耘，除了种粗粮和蔬菜，他还种甘蔗、
绿麻、桃树等经济作物，然后趁着为生
产队到乌镇、嘉兴、上海卖菜时，与城里
人换粮票，再用换来的粮票买回大米。

父亲还是一位坚强的病人。住院
后，肺部剧烈疼痛，无法全身平躺睡觉，
24 小时不停地躺倒又坐起、坐起又躺
倒，但父亲只是紧闭双目默默独自忍
受，偶发轻微的呻吟声。看他有气无力
的样子，我们要扶他上厕所，他说太臭
了，坚决不从。一次，他摔倒在医院的厕
所里，头上撞起了肿块。

生病前，父亲只要在家，总喜欢拿
起《人民日报》来读。因为文化程度低，
他一个字一个字手指点着读，嘴里还念
念有词。病倒后，他依然不时强打起精
神要看看报纸，甚至还叫五弟拿来了

《凤凰周刊》。2015 年 3 月 18 日晚，父
亲突然要我拿《人民日报》给他看，他说
这样可以分散大脑的注意力，缓解一下
疼痛的感觉。即使这次住院，他身体已
极度虚弱，双手无力展开报纸，仍叫我
们把报纸拿到病房⋯⋯原来，父亲是在
想尽一切办法与病魔作斗争啊！

忆父亲

■ 竺雨

风
飘摇着细雨
有些人
路上行走
静听雨的声音
欣赏雨的洁净
拥抱雨的柔情
感恩雨的不期而遇

沉浸在
音乐般的欢愉世界
有些人
遮挡雨的到来
拒绝雨的问候
害怕淋湿自身
叹着气
匆匆赶路
全然不觉雨的风景

雨的风景
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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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文丽

家中客厅一隅，
它站成一道刻度。
缸沿锈蚀啃噬，
红牡丹仍在釉面燃烧，
仿佛旧时光捧出的火焰。

底部蓝色钢印仍清晰——
“杭州搪瓷厂”。
一九八四年，
上卢供销社柜台前，
外婆花五元将它买回。
每周，将炒香又蒸透的霉干菜肉，
装入菜缸让我带去学校，
作为一周的滋养。

它盛过我三年乡村求学生涯，
听过课本在山风里
翻页，像禾苗拔节。
以及晨跑后的朗朗读书声，
像东阳江水，一浪高过一浪。

它见过停电教室的烛光，
夜自修时，

“东阳马生”们眉宇的热望，
梦想在幽暗中生长，
如树根无声穿透石层。

它记得十七岁冬日的周末，
我坐在外婆家
两张铜钿柜拼成的床上，
笔尖犁开冻墨，
第一行诗簌簌落进土里，
故乡的田垄，
涌出矿脉般的清泉。

它收藏外婆挑着扁担
送我上学的踉跄，
十里山路的喘息，
她瘦弱的背影，小得发亮。
它也收藏我与外公对饮时，
红曲酒的融融暖意，
抵抗穿窗而入的北风。

如今它空了，却比昔日更深沉，
它永远储存着一段
值得反复咀嚼的青春，
那些光阴深处酝酿的光与热，
依旧在发酵、拔节。

而我，始终是那个
背着行囊穿着牛仔裤的女孩，
心中盛着乡村孕育的一切，
比星光更璀璨，
比泥土更温暖。

搪瓷缸

艺境

文润之江——“新时代 新征程”浙江重大题材美术精品创作工程作品展览参展作品之一，版画《文化兴邦——八项工程》。 鲁利锋 初艳淼 王克景 孔国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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